
你在寻找与“耶路撒冷”四个

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有
一天，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
你说，来耶路撒冷吧，你立刻觉得
对，就是它，你找到了。可是，你为
什么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围
呢？你为什么只有听见这个四字之
声才觉得内心安妥呢？

———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
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
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
路撒冷？

你在楼下公园里一圈一圈地
走，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
片枯草地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
小，这跟你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

似：你此刻也觉得内心里的路越绕
越少，越绕越没得可绕了，该直面
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
后，你发现，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
一个人。开始你和过去一样，以为
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
奶奶，走近了，原来是景天赐。

竟然是天赐！你在内心里惊

呼。接着你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夸
张了，因为你并不是头一次发现他
是天赐；很多次你在转圈子时，模
模糊糊地看见那就是你小时候的

玩伴、同学，十二岁的景天赐，你只
是不愿意承认；你把眼睛眯起来，
虚着视线，那个人影就开始变大，
你就敷衍着对自己说：“那人肯定
是秦奶奶。她后面还有一个黑魆魆

的大影子，那一定就是斜教堂了。”
然后你就信了。一下子信了这

么多年。现在，在塞缪尔教授的质
疑下，你不得不斗起胆，擦亮眼镜，
睁大眼睛，走到跟前看：除了天赐
还有谁？景天赐对你咧开嘴迷狂地
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
巧的、青龙偃月刀般的锋利手术

刀，左手高举，为了让你看得更清
楚；你看见他左手腕上伤口如同一
张涂了口红的嘴，浓艳的血正往外
喷溅，当他的嘴咧得更开，笑变得
更大，血喷溅得也更凶猛，简直像
天女散花；天赐一定是把自己当成
天使了，他的胳膊翻飞起舞，他对
你笑，希望得到你的赞叹，或者别

的，比如断喝、制止、救助，他希望
你发出声音，希望你有所行动；但
是你只是捂紧了自己的嘴巴，像长
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你什么都没
做，看着他血一直流，直到惨白的
笑爬到他嘴边，直到他的眼神像煤
油灯即将熄灭，直到他将缓慢地倒

在地上，你转身撒腿就跑；再回到
你站立的地方，天赐已经死了，变
成了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
尸体。

你不敢肯定血腥的场面里绝

对真实的比重有多少，也没必要追
究这个百分比：看见了就是看见
了，没吭声就是没吭声，死了就是
死了。你尽力回忆起那个午后，这

些年其实你正在一次次回忆，因为
回忆之努力，因为回忆之频繁，它
可能让你距真相越来越近，也可能
让你离虚构越来越近。有多少回忆
能够忠实地还原现场？在回忆里，
你看见天赐的同时也看见了天赐
的姐姐秦福小，你看见她侧过脑袋
对你笑了一下，那笑跟她让你依恋

的、因为转脸轻轻飘过去的马尾巴
一样具有某种迷幻的、慢镜头般的

气质，她的右手食指竖起在嘴边，
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她让你别说
话，于是你便立在原地，没发出任
何声音。在记忆里，那个午后真静
啊，旷古才有的空荡荡的让人心慌

的静。但是阳光无比灿烂，抬头看
看太阳能灼伤人的眼，根本不像要
到傍晚的样子。

有时候，你又怀疑福小是否真
看见了你，也许那只是你的一个错
觉？你们在北京第一次相聚，无论
如何也绕不过天赐，但又不能摆在
桌面上说，只好兜着圈子感叹岁月

的流逝。你玩了一点修辞，说：“那
天半下午的阳光亮得能杀人。”

福小正在夹着一根青菜，茫然
地接了茬：“哪天？什么样的阳光才
能杀人？”

易长安大大咧咧地说：“平阳
在计划他的撒哈拉沙漠之旅呢。”

福小接着说：“去过撒哈拉的

朋友回来说，撒哈拉除了沙子还是
沙子。”

你说：“福小，你的长发好像与
生俱来似的，难以想象你曾扎过马
尾巴。”
“我也想象不出来，”福小摇摇

头，“我扎过马尾巴吗？”

她是不记得了，还是故意回
避？你搞不明白，但她脸上的确风
平浪静。而你也确信你记得清楚，
那天午后你甩掉了姐姐，独自去了
秦家。平秋说，她也要找福小说说

月考的事。你说，我找天赐，各找各
的，各走各路，别跟着我。平秋哼一
声：稀罕！懒得跟你一起去呢！这正
是你不喜欢姐姐的地方，清冷，孤

傲，像父亲开的处方一样较真，缺
了点人情味。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
地教授你们姐弟俩医药知识，平秋
学得投入，你却吊儿郎当、兴味索
然，让父亲很是失望———他更希望
子承父业。最终女承父业，平秋进
了医学院。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
你觉得所有医生性格里都有冰片

的成分，再热情的医生，他们的亲
和力也是冷的。福小不这样，她的

亲和力是暖的、热的，她让你天然
地生出归属感。她的学习成绩挺
好，但又没到平秋那样好得一骑绝
尘，让别人绝望；跟成绩一样，福小
的所有好都可以容人，无须防备，

她从不修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
点。在童年直到少年，在你还无法
分清懵懂的爱情时，你对福小的依
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你经
常想，要是福小是平秋就好了。她
让你心安和踏实。

小时候一群孩子玩藏猫猫，男
孩子一伙，女孩子一伙，一人盯住

一个，你总是让福小找你。你躲藏
的技术甚好，但也因为藏得太深，
福小经常找不着；你就慢慢从黑暗
和隐秘处往外挪，希望能被她找
到。你这个念头被男孩们看穿后，
遭到众人的耻笑，成了吃里爬外的
叛徒。后来你决定不再往外挪，沉
住气躲在运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

一动不动。你等啊等，等啊等，你相
信福小一直在找，一定会找到你。
夜晚的运河静下来，石码头也空
了，等到花街上人声消散，只剩了
狗咬，福小还没有来。不知道几点，
直至世界彻底没了声音，你从树后
走出来，贴着花街小心地往里走，

瞻前顾后，你依然幻想福小会从某
个角落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
“哈，平阳，我逮到你了！”一直走到
秦家门楼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影子
跳到你面前，你的后背因为总贴着

墙壁，都被石头擦伤了。景侉子蹲
在门楼底下刷牙。你说：“侉子叔
叔，福小呢？”

景侉子满嘴蓝幽幽的泡沫，

说：“睡了。都几点了！”
你磨磨蹭蹭往家走，到石码头

上终于哭出来。福小早就回家了。
满月落在河里，天地皆白，石码头
上风打着旋欢喜地来回跑，你觉得
悲凉和委屈。等了那么久，她却回
家睡了。你在石码头的台阶上坐下
来，一直坐到石头的寒气从尾椎爬

到了后脑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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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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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雁，要慎重啊！我一直没明确表态，就是有

些吃不准，怕一旦表态，都大张旗鼓干起来，最后落
个一场热闹咋办？这些年我们吃这样的亏可不少啊！
一时全县养荷兰鼠；一时几个县又都养金貂、银狐；
最后杀了都没处埋去，一臭几十条沟、几十道川。山
区要发展经济，难度比别人大几倍甚至几十倍都不
止，都在摸索，可也折腾得够呛。本来就没钱，有时
还当了小白鼠。当然我也没反对你们搞，既然已经点
亮了，就亮着吧！但我建议不要再投入更多钱。我是

要离开这个位置了，才慢慢感到‘领导充分肯定’这
句话的分量！你很年轻，想干事是好事，可要干成几
件事，实在不易啊！”中石书记说着站起来，拍着他
的肩膀，把他送出了会议室。

在空荡荡的县委大院里，他突然有些不会走路
了。已入大暑的盛夏，到了这阵儿还是热烘烘地蒸人。
尤其才从空调房出来，一下像钻进火炉一样，身心似

乎都有一股焦煳味儿。本来他是想听几句书记表扬
的，没想到，中石书记心里却藏着这么深的质疑、担忧
和告诫。好在书记大概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心迹。都
说中石书记特别爱护下属，虽然严厉，但从来不挫伤
干事者的积极性。一旦表露，县上各部局委办，一准
就不会再有人去北斗镇调研、考察，甚至随时准备投
入资金表示支持了。更好在，中石书记马上要退居二
线了。要不然，整得他还真有点骑虎难下呢。

县委大院是三进三出的院子，大门还不在中轴
线上，拐来拐去。不过他终于还是摸着门出来了。

44 下弦月
安北斗在南归雁去王中石书记那儿时，抽空找

了杨艳梅一趟。不仅出租房里没人，医院也没找见。

他去家里找，岳母倒是开了门，却说艳梅在值夜班，
安妮也睡了，明天要上学。岳父穿着大裤衩出来照了
一面，只说让进门喝点水，还问吃了没，岳母却没有
放他进去的意思。他也没戳破杨艳梅今夜没值班的
谎言，就离开了。

他给杨艳梅打手机，一直没人接，发信息也不
回。他心里突然有点慌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毕
竟是上万人口的县城，密密麻麻挤在一个由山峦围

堵起的瓮底里，找人委实太难。南归雁明确讲，今晚
不回北斗镇。他们在宾馆已安排了房间，却没给他登
记，说得让他和艳梅借机团圆团圆。镇北漠大概是与
他一起出差混搭久了，竟然也敢开他的玩笑说：“今
晚这县城防震任务很重啊！”

搞得他反倒没去处了。
好在观测仪器都随身背着，天气也热得像火炉

蒸烤一样。他知道，山顶在后半夜仍然是凉得要穿棉
大衣的。可他只有一个选项，只能穿着半截袖衬衫，
上山去了。

下弦月已瘦得只剩一张弯弓吊在天上，像一幅
孩童眼中十分夸张的绘画。他朝山头爬时，天空还星
云密布着。当他进入理想观测点，准备架机器时，乌
云却一层层翻卷起来，直到把星空完全遮蔽。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夜，他感到有些冷，就随手折下一些阔

叶树枝，把自己包裹起来。这种事他过去也干过，甚
至用干土把身子掩埋起来取过暖。他是希望乌云很
快过去，谁知却迎来了豆大的暴雨，砸得他只好扛着
仪器，躲到一个山崖凹槽里蜷缩着。他上下牙床打着
磕绊在想：杨艳梅今夜到底会在哪里呢？

从这里俯瞰瓮底，整个县城轮廓依稀可辨。他
知道，小小的山城，夜生活还是十分丰富的。仅歌舞
厅就二三十家。还有好多镭射影厅。麻将摊子更是遍

地开花。尤其夏夜，哪儿放一张桌子都围一摊人。他
多次半夜行进在街道上，几乎几步远就能听到“夹八
万”或“炸弹”声。县城一直是杨艳梅十分向往的地
方，唱歌跳舞更是她的最爱。孩子有姥姥带着，唱到
几点跳到几点，都由着她的性情来。至于今夜沉浸在
哪里，他还真难以想象。也不愿去多想，自己又没能
耐调进城，也就短了要求妻子的气力。何况也确实让

温存罐这个货缠住了，给妻子女儿的时间太少。家里
的土特产，拿去人家不稀罕。工资也是紧巴，再加上
来回出差，基本耗得一干二净。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
在杨艳梅面前低矮三分了。

好在乌云又过去了，深空依然繁星灿烂。大地
被暴雨袭击后，反倒泛出了热腾腾的地气，他又进入
了观测中。在端午出现的那个小行星位置寻找了许
久，几乎把牛郎星附近都找遍了，再也不见它的踪
影。他越来越坚定：这颗小行星是五年才回归一次的

星体。他也计算过，小行星运行周期应该在一千八百
二十六天左右，下一个回归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他
能送给女儿的最贵重礼物，大概也就是这颗小行星
了。尽管他无法把星星“拉到自家后院拴着”，但他
依然十分坚定地相信，女儿到那时一定会珍惜异常。

启明星已呈现出一星独大的亮光。按照南归雁
的要求，今天需乘最早一班车回北斗镇。他收拾好行
囊，从高坡上一路仄斜着跑到了瓮底。又去杨艳梅的

宿舍敲了敲门，里面依然没有动静，他就只好奔车站
去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4）

同曾本之所做的怪梦相比，

晚餐桌上的气氛更加怪异。按道
理，像郑雄这种身份或者说是身
价的人，能够受邀到庄省长家做
客，学术至上的曾本之离官场政
治很远，可以喜怒不形于色。然
而，作为妻子的曾小安，读博士之
前又在省政府外事部门工作，省
政府一号官员对自己丈夫如此宠

幸，却连问一声的意思都没有，那
副心如止水的模样，好像自己真
的只是贤妻良母。

受到曾本之和曾小安的影
响，安静后来除了在七点三十分
提醒郑雄，别迟到，该出门了，再
也没有特别关心的表示。

总之，郑雄出门之前，曾本之
没问郑雄如何会受到省长的家宴
之邀，连看他的目光里也没有画问
号。曾本之不问，郑雄就没有必要
主动说什么，何况他还要赶在出门
赴约之前，仔细设想与省长在家里
单独见面可能涉及的话题。

郑雄深夜一点才回家，按理

说家人都会存疑，一省之长不说
处理那些由北京主导的事务，单
单是准备去省内各种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批阅一百多个部门递
上来的形形色色的报告，就够他
每天从早忙到晚。哪有请人到家
里聊闲，直到凌晨才放行的道理？
奇怪的是，家里的人全都没有反

应。

郑雄回家时，至少曾本之是
知道的，因为曾本之的书房里还
亮着灯。

郑雄打算敲门打声招呼，手
都举起来了，忽然听见门那边一
声长叹：“楚———”

对曾本之深夜独自说出来的
这个“楚”字，郑雄绝对不会听错。

像精心挑选过，说话时的吐
字发音还算规范的曾本之，保留

了几个用特殊方式发音的字。最

特殊的就是这个“楚”字，明明要
发闭口音，曾本之几十年如一日
地发成开口音。为此，不知被安静
和曾小安笑话多少次，更不知被
楚楚抗议和警告多少次。曾本之
就是不改，还说只有如此发音，才
是楚国的“楚”，楚学的“楚”，才
是青铜时代的“楚”和唯楚有才的

“楚”。前天晚餐时，楚楚还冲着
曾本之撒娇，他的名字是闭口音
的楚楚，曾本之若是再用开口音
的楚楚叫他，就要罚曾本之将楚
字的汉语拼音写一百次。曾本之
当时答应了，喝了几口汤，再叫楚
楚，提醒他别烫着时，曾本之还是
将嘴唇张得开开的。

曾小安当即创造了一个新概
念，将曾本之的这种顽固不化，称
为语言上的生态保护区。

说到底，曾本之所说的“楚”
字音，也就是黄州一带方言。人的
一生，越到老年，后期训练出来的
语言能力退化得越快，相反，那些

童年时牙牙学语的方言，哪怕几
十年不使用，也会自动成为一个
人终老时最为流利的话语。活到
七十岁，就应当不管别人如何听，
只要自己说得舒服就好。曾本之
是黄州人，自然觉得黄州的
“楚”，比普通话的“楚”，说起来
更舒服。

郑雄将手举在空中，待“楚”
的回音在寂静夜空中一丝丝散

尽，这才在那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然后隔着门请曾本之早点休息，
年岁不饶人，不要太熬夜了。

郑雄在曾小安身边躺下来
时，那只浑圆的胳膊就伸在手边。

一股抚摸的渴望从郑雄心里
油然而生。然而，一只蚊帐从房顶
吊下来，像金钟罩一样将曾小安
从头到脚罩得严严实实的。郑雄

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将
自己的身子平放在蚊帐没有罩住
的大床的另一半上。

在进入梦乡之前，郑雄用较
短时间将去庄省长家的情况回味
了一遍，重点回味的却是从庄省
长家出来之后。很可惜，他不能不
回味曾本之近乎呻吟的一声：

“楚———”这声长叹让郑雄经历了
一天当中的所有兴奋之后，终于
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之感。

一觉醒来，刚睁开眼睛，郑雄
就看到一双明丽的眼睛在盯着自
己，不等他有所反应，那双眼睛便
像流星一样飘然而逝。等到郑雄

身上的自主神经全部活动起来
时，曾小安已经将身上的睡眠痕
迹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曾小安走出卧室的那一刻，
再次冲着郑雄露出一丝不经意的
笑容。

虽然早已忘了上一次曾小安
冲着自己笑是什么时候，但这突

如其来的表情并没有让郑雄产生
过多的联想，直到后来发生一连

串事情，再回忆这些，他才明白原

来曾小安的笑里藏着一大堆心里
话。这些话包含如下主要内容，郑
雄昨夜回来晚了不要紧，甚至从
此不再回到这所房子里来也不要
紧，如此好聚好散，说不定还可以
像从前那样，成为男闺蜜。

郑雄来不及细想是否还有其
他原因，就听到曾本之在客厅咳

嗽。
这是曾本之夜里又梦见甲骨

文的明显信号。在没有梦见甲骨
文之前，曾本之每天早晨起床后，
第一件事情是吟诵某个青铜重器
上的铭文。

郑雄赶紧披上衣服来到客

厅，冲着曾本之毕恭毕敬地道了
一声早安。见曾本之的表情与平
时没有两样，郑雄才放心地问了
一句：“夜里又遇上甲骨文了？”

曾本之点点头，然后摊开巴
掌，露出一张便笺，上面有一个毛
笔写的甲骨文文字。甲骨文虽然
只有两千多个字，但每个字的异

体字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像郑
雄这样看着眼熟，却认识不了，已
经很不容易了，至少表明对甲骨
文有经常性接触，过了心理排斥
关，变得有感情了。

不待郑雄发问，曾本之主动
说：“夜里做梦时，我就说过这一
次自己一定会胜出，醒来后躺在

床上一琢磨，还真的破解了。”

曾本之喜欢将甲骨文的异体
字称作是地雷阵，研究甲骨文也必
须像排地雷那样，发现、排查和解
决，既枯燥，又危险，也荣耀，除此
之外别无他途。对昨天夜梦里出
现的甲骨文，曾本之强调：“百分
之百准确，这个字也是楚！”

话音刚落，楚楚从儿童房里

跑出来，一把捂住曾本之的嘴。
（未完待续）


